震泽丝市的兴衰
周德华

   太湖流域历来为我国蚕丝主要产区，明清以来，随着蚕桑生产的发展和辑里湖丝的问世，震泽以蚕丝为依托，逐步发展壮大，遂成为著名的生丝集散中心。震泽丝市的盛衰与我国近代经济及丝绸发展紧密相关。

南宋绍兴（1131—1162年）初，震泽为皇畿近地，设巡检一员以镇之[1]。其时，纯为拱卫京城（临安）的军事功能而设镇。元代，震泽只居民数十家，村市萧条[2]。

明代，我国东南沿海商业繁盛，商品经济活跃，加以明政权鼓励农桑，吴江蚕桑事业进一步发展，县境西南成为重要湖丝产区，震泽正位于该区中心。震泽东贯运河，南接嘉兴桐乡，西连吴兴，北滨太湖，交通发达。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自然而然成为生丝集散中心。依丝发祥，震泽在明成化（1465—1487年）年间增至三四百家，至明末达二三千家[3]。清初，“食货交易……贸丝粜粟为多” [4]。乾隆年间则“栋宇鳞次，百货俱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5]”

震泽附近所产之辑里丝及苏经近销南京、杭州、苏州、盛泽一带，远至华北、广东。鸦片战争以后，辑里丝及其后兴起的辑里干经大量经上海转口输出，使震泽生丝贸易更为繁荣，成为近代我国著名丝市之一。民国初年“镇中丝行林立，茧丝上市之际毂击肩摩，尤非它市所能及。”[6]震泽成为吴江县第二大镇及县境西南商业重心。日本人在20年代到震泽一带实地调查所见：“南浔到震泽之间，只有十二华里，船只往来繁忙，是两省交界之处，两镇都有繁华的街道，特别是江苏的震泽镇，有很多富豪居家，辑里丝发庄的房屋。”[7]震泽镇底定坊一段街区（即上塘大桥至城隍庙一段），为丝行经行集中之处，当地人称为丝行埭，有明显的行业烙印。

震泽地区除其东部有小范围手工丝织生产外，一般只缫土丝而不织绸，缫丝纯是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由于家庭缫丝零星分散，生丝购销极为不便。于是最先萌生出丝行行业，以沟通产销渠道。徐世兴丝行是近代震泽镇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丝行，建于清道咸年间。

丝行属牙行性质，本身无多少资金，代客估买估卖，收取佣金，又称抄庄。清代，丝行须向布政司申请，经转呈发给部帖后，始准开业。部帖又名牙帖，相当于营业执照，申请时一次交银40两，每年换发时再交5至10两手续费。民国纪元后，改牙帖为登录凭证，由吴江县公署发给。后来，一部分丝行逐渐演变为自备资金，囤丝待买，丝行除收购本地土丝外，还派员四出至浙江附近地区采购。

本世纪二十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分为三类，即：

（一）乡丝行  收购土丝，略加整理，转售于丝经行。

（二）绸丝行  收购土丝，大都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

（三）吐丝行  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的废丝，再加整理，集中卖出，多用于制造丝线。

震泽的丝行业务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小满过后，新丝上市，购销两旺，门庭若市，获利丰厚；过了中秋，则趋寥落，部分丝行暂时收摊，以待来年。震泽当地曾有民谚揶揄丝行行业：“过了立夏，白沙枇杷蘸糖；到了中秋，红心山芋当饱”。

除丝行以外，还有一些熟悉生丝贸易的人充当掮客，居间仲卖，称为“丝主人”。

丝行每在生丝紧俏见涨时，派学徒跳船头或守在市梢头强拉售丝农民上行，笑脸相迎，好言劝卖；在丝价疲软回落时，或压价或拒收。因而，当地人将丝行称为“白老虎”。

震泽原产苏经，即取丝两根，合而为一，摇成小条，再以若干条为一经，各之为“苏经”，内销用于织缎。道光《震泽镇志》卷二记载：“纺经以已丝为之，售于牙行，谓之乡经；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谓之料经。”足见专营苏经之牙行，在道光以前已经出现。

同治年间，震泽双杨为适应国外机械丝织新工艺的要求，率先摇成辑里干经（又称复摇丝），即取丝经一根去纇重摇、整理配色，制成周径1.5米的丝绞专供出口，其品质已接近国外厂丝，受到外商欢迎。如当时法国里昂生丝市场上，普通白丝每公斤价47法郎，而复摇丝则值63法郎，约高出三分之一。由此，丝经行业后来居上，超过丝行业，成为主宰震泽经济的首业，全盛时期全镇各类经行有47家之多，丝经行分：1.苏经行。2.广经行，专经销用三四根土丝摇成的经丝，用以制线。3.干经行，专事出口，又称洋经行。

丝经行资力雄厚，自设门庄或自乡丝行收丝，亦常派员往江浙交界处之南浔、乌镇 、双休、菱湖、新市、硖石等地直接采购，年可达万担左右。丝经行常设于老式房屋内，数埭进深，前行后宅，行内有发料、收料、贮存、办公用房，而加工场所则分散在广大农村。

承接丝经加工的农户（称车户）至经行领取原料丝，带回家中按经行要求加工复摇，摇成之经条，包上油纸装于经箱，交回经行。经行验收时，按丝质、成经质量及季节而订定的折扣（一般为91%—93%）收回，偿付加工费用。摇经车户散居在震泽镇周围，民国初年达一万数千户，男女人工10万左右。[8]车户的摇经收入远多于耕作，俗谚做一个经抵得上“五斗黄（冬爽米）加五斗青（蚕豆）”。除蚕忙外，车户的领丝、回经、取款等活动终岁不停，因而震泽镇上的丝经行业务活动亦常年不止，不像丝行业有明显的季节特点。

民国初年，震泽丝经正常年产量为：干经5000至10000担；苏经800至1000担；广经200至600担，共值四五百万之巨。[9]

又据中国海关统计，清宣统元年至民国9年白丝经出口数量[10]如下：宣统元年（1909年）19034担，二年19565担，三年15179担；民国元年（1912年）22429担，2年20533担，3年9583担，4年24950担，5年13650担，6年14076担，7年14454担，8年16729担，9年8342担。我国白丝经出口仅南浔、震泽两地，震泽约占一半弱。南浔的丝经商业实力虽略强于震泽，但南浔郊区农民素无摇经传统，摇经生产基地仍在震泽境内。“南浔的农家，一般是很富裕的，谁也不欢喜再缫丝作业。因之，所有土丝再缫，都送往震泽”。[11]震泽丝经之出口盛期在晚清至本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呈下降趋势：民国16年12000包，17年8000包，18年5400包，19年2800包，20年2600包。

本世纪初，江南各地开始兴办机械缫丝厂，从而派生出茧行行业。茧行收茧后进行烘贮，然后打包输往沪、苏、锡等地。三十年代初，震泽镇有頔塘、恒兴、同昌、洽兴、世鑫等家茧行，共有茧灶18乘，年收茧一千五六百担。民国24年，震泽区茧行增至14户，占全县茧行总数的五分之二强。开设茧行须经茧业公所承认和县知事的许可，并领取牙帖。江浙两省茧业总公所设于上海，吴江设分所，分所管理人员均为震泽茧行业主。

震泽地区饲蚕，桑叶常感不足，尤以大眠时为甚，乃向东山及乌镇等地购进，镇上开设多家桑叶行。“桑叶行开在四栅近处，以利船进出也，采桑时下乡，客船买叶者云集。每日暮如鸟鸦野鹜争道而来，顷刻四塞，凡三市曰：头市、中市、末市，每一市凡三日，每日市价凡三变，曰早市、午市、晚市”。[12]桑叶行为季节性经营，春茧过后，大多停歇。桑叶交易中也有掮客，“凡无叶而交易者，谓之‘空头’”。桑叶行主还将桑叶以实物借贷形式贷与农民。“凡卖叶与蚕户，待其做丝收钱者，曰‘敲丝车钱’，较市价长一二分”。[13]

二十年代，推广科学养蚕，震泽镇上设立蚕种公卖处有7处之多，占全县之半。[14]

桑、种、茧、丝、经五业构成的蚕丝业主宰并推动震泽镇的经济活动。近代，震泽上几乎所有行业都受惠于蚕桑缫丝业。

由于生丝吞吐量大，需要大笔购货资金，丝经业发放摇经加工费，需大量现金，促进了震泽镇金融业的繁荣。清末至民国年间，震泽镇上的银行钱庄以丝业为主要经营对象，从事蚕本贷款、存放、储押、汇划等业务。震泽金融流通有明显的蚕丝季节特证，即入春蚕事之前，蚕户备本，此时镇上丝经业及其他各业有闲置资金，经银行钱庄转贷于农户。初夏新丝上市之际，丝经各业急需收购货款，此时蚕户的借款正陆续回笼，零星资金汇成巨流，重新进入丝经流通领域。除此之处，震泽镇高利贷活动也非常猖獗，食利阶层为数不少。由于重蚕轻农，近镇农民常购食商品粮，使镇上的粮行米店及碾米业十分兴盛。手工丝车的购置和维修推动了竹木手工业的发展。又由于丝业的吸收和幅射作用，各处人等上街办事者络绎不绝，茶馆酒楼成了议事和休息之处，服务行业得益匪浅。震泽又为水路交通枢纽，航船、快班、小火轮穿梭往返于江浙各城乡间，载货搭客，航业兴旺。蚕农和车户兑得现款后，换回食物、布帛、杂货，于是镇上各类商店鳞次栉比百业俱兴。

民国18年（1929年），震丰缫丝厂的投产，使震泽镇多具了一层蚕丝生产功能。震丰缫丝厂职工近千，是当时县内唯一大厂，操作工均为妇女，在开工期间曾使震泽镇的人口性别构成发生变化。历来，震泽镇男多于女，在震丰缫丝厂开工后曾发生逆转。《中央日报》（民国23年4月23日）刊载《江办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一文，报导当时震泽全镇人口9778人，女性4979人，男性4799人。文谓：“该镇妇女之所以超过男子者，盖附近乡村妇女，多至该镇丝厂做工，故妇女人数因之骤增矣！”

19世纪下半叶，震泽丝市由内向转为外向，辑里丝及丝经由湖丝船装至上海转口输出，丝市东延至沪。咸丰十年（1860年）震泽南浔两地丝商为推动出口，在上海合力组织江浙经同业总分公会。[15]震泽各丝行、丝经行或单独或联合派员常驻上海丝栈，办理收货、成交、结算等业务。丝栈建有仓库以收贮。丝货入栈后，由通事（兼翻译及跑街双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销售，丝栈与丝行、丝经行建立相对固定的业务关系。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震泽丝经商人杨文震除在本地开设隆昌震丝经行外，还在上海开设正大丝栈。震泽丝（经）商后裔在沪直接经营丝经出口的不乏其人，如民国13年（1924年）徐南驺（徐世兴丝经行后裔）开设华通行；民国36年杨公度（隆昌震丝经行后裔）开设广益华行，均收震泽产的辑里干经直接输往美国。

晚清，震泽组织了丝业公会，管理丝、经两业事务，为当地最大的商业行会组织。民国初年，丝业公会不仅参与震泽市政事务，还出资办了一些地方公益及慈善事业，如兴建丝业学校、修建塘河、支持土丝改良运动、开办制丝传习所等，并赞助兴办机械缫丝厂。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震泽丝业界还走出封闭状态参予一些外事活动，如民国10年（1921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我国派出丝业代表团一行三人，震泽丝商毕康候参加出访后，丝业公会又邀请以陶迪博士为首的美国丝业代表团到震泽参观丝经生产并交流情况。

显而易见，震泽镇的经济是建立在蚕丝业的基础上。综观震泽历史，明清以来，丝市有所扩展，特别是近代更趋繁荣，但并非好景常在。由于丝（经）之大部分仰仗于出口，在当时半殖民地经济环境下，时有跌岩起伏。民国以后，丝价受制于国际丝市和汇率的影响，暴涨暴落并不罕见。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意法等国蚕丝产量锐减，辑里干经供不应求，丝价飞涨，每百两自45元涨至100元左右，适值黄金大跌，最低时每两贱至不到20元，也即每百两丝经可换黄金5两。本世纪三十年代，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国际贸易壁垒、日丝的排挤及“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紧张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震泽丝产销路停滞价格惨跌。民国23年（1934年）以后，丝价一蹶不振，每百两丝（经）仅值30余元，而黄金涨至每两90余元，百两丝仅能换黄金3钱。以致震泽“丝商遂无法维持，相继歇业。”[16]“丝行相率停业，开行应市者，以严墓平望计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17]丝市陷入萧条状态。沦陷时期，蚕业凋蔽，日伪当局又对生丝贸易严加统制，“家庭缫成之丝，亦经敌伪之手，方可运至上海，每丝一担，并须纳税捐，另加运费，俟到沪后，即抑价迫售与敌商丝厂。”[18]震泽丝市更趋沉寂，部份生丝及丝经交易转移至盛泽，个别丝商为生活所迫才冒险将丝（经）偷运出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丝行业继续呈现萧条景象，丝行仅存信大协、周鑫裕等13家，资金及销售均不及抗战以前，年销量仅2000担。[19]民国35年（1946年）6月登记的丝经行有钮炳记、裕泰等23家，为繁盛[20]时期的一半。

解放后，土丝生产萎缩，产量逐年下降，如1950年本地土丝产300担，次年降至200担，下半年浙江省又明令禁止外地私商入境采购，因而丝行营业额趋于下降：1951年445487万元（旧人民币），1952年452044万元，1953年88931万元，1954年14648万元。丝经行业规模缩小，减为18家，从业人员125人，资金17.61亿元。[21]1950年，丝价高，绸价低，震泽丝经业略见兴盛。此年，干经产量增至4580担，外销约五分之四，以印度为主，少量销英国。年末，美国海军封锁上海，出口又复告绝。鉴于当时有“以工为荣，以商为耻”的思潮，此年丝经行均改名为纺织工场或干经纺制工场。

1951年8月，震泽各丝经工场14户联营，组成纺织工业联合采购处，统一价格，将干经售价定为厂丝的90%，统一组织货源。联营组还组织业务人员下乡，对丝经生产工具进行改革，将梅籰周长统一为1.6米，干经全长定为500转，并首次使用重量法测定纤度，将干经分成正、副、中三个等级。1951年，震泽丝经行业接受浙江企业公司来料加工，产量维持4000担。1952年末，浙江方面中断加工任务，1952年纺织工场大部公停闭转业。以后两年，中国蚕丝公司苏南分公司曾委托震泽供销社收购土丝交纺经工场转发加工辑里干经。1953年，丝源减少，还从四川、湖北、广东、新疆等地调入土丝及黄土丝加工成经，但产量及营业额急剧递减，如：1951年营业额683689万元（旧人民币），1952年148331万元，1953年19635万元，1954年20163万元。1954年仅存荣记纺经工场一家，人员7人资金550万元，从事苏经及干经的零星生产。1956年公私合营期间停办。至此，盛极一时的丝经行业已完成其历史使命，震泽丝市活动也告停顿。

震泽镇的厂丝生产自民国26年（1937年）震丰缫丝厂被毁后，曾断续进行过。民国30年吴百禄、抗战胜利前后李富章曾先后开设过小型缫丝厂，但规模甚小，为期甚短。1958年开设地方国营震泽缫丝厂，至1962年共产白厂丝43吨。1962年5月，全县蚕茧产量剧减，震泽缫丝厂被迫停产。1964年建双宫丝厂，1973年前因茧源被挤而停闭。1970年，震丰缫丝厂复建后，生产规模逐年扩大，发展成中型缫丝企业，加上虹丰缫丝厂（村办），震泽镇成为我县重要厂丝生产基地。全县桑蚕技术指导及催青机构亦设于此，震泽兼为全县蚕桑技术中心。生产和技术的双重功能，使震泽镇仍与蚕桑缫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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